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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知名的这一子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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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6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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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建设项目的岩土、

隧道与地下工程以及

特大桥梁工程的勘测

设计与施工研究

上世纪80年代起

获授国际岩石力学

学会奖状和奖章、

并获该学会会士荣

誉称号

2015年

1926年10月3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籍浙江绍兴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孙钧说，做学问与谈恋爱一个样，要用心

培养兴趣和感情。他告诉学生，如果平时不

与女朋友多接触、多联系，怎么能与她培养感

情呢？做学问的，就要与书本、学问培养感

情。怎么会有感情呢？要钻研呀！有钻研才

有兴趣，有兴趣就更要钻研，越钻研就越有兴

趣。有了付出和投入，最后的成果也就必然

水到渠成了。

“要跳出自己过去熟悉的东西”。这话

是孙钧从前辈钱伟长那里学到的。钱先生

是国内外非线性力学的权威大师，在他的提

议和努力下，多年前在沪成立了“非线性研

究协会”，孙钧担任了协会副主席，成为钱老

助手。

孙钧曾问钱老：协会将聚焦于解决哪些

非线性力学问题呢？钱老却摆摆手说：“孙老

师，今天上海还有更主要的非线性问题要做

啊！许多制约因素对浦东新区改革开放的影

响，相互间的问题都是非线性关系，而且都是

高度非线性的呀！我们就是要研究浦东改革

开放这个辣手而又更重要的非线性问题如何

解决啊。”钱老又说，“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不

要老是只盯着自己过去熟悉的东西。”这番话

对孙钧启发很大、很深。

今天，孙老一直在呼吁和提倡，像土木这

样的传统学科也迫切需要更新和改造。用

什么更新呢，就要依靠高新科技。现在，他

基本不做传统的老一套内容了，丢掉做了一

辈子也做不完的各种数值分析。现在做的是

智能科学，就是人工智能、深度机器学习等

与我们岩土工程学科的结合与应用。他说，

“我本身不是人工智能的专家，但是我要把

人工智能的方法应用到工程中来解决实际

问题。”

孙钧最近验收的一个973项目，就是关

于地铁工程的智慧感知问题。现在他的学生

也有在做海绵城市、综合管廊、风险分析与管

理等等方向的。孙钧说：“这些方面在岩土力

学与工程中都具有可喜的发展前景。”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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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航者的上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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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一些建造地下陵寝、凿洞供人们引

水或便利山区居民交通行走的工匠，百姓唤其“土行

孙”。一位96岁高龄的学者称自己为当代的“土行

孙”，他这就是同济大学一级荣誉终生教授、中国科

学院资深院士孙钧先生。

新世纪以来，我国基建突飞猛进，摘下了无数个

世界第一：高铁、公路和城市轨道建设的总里程高居

世界首位……拥有世界最长的的跨海大桥、最高的

山区大桥，最难挖掘的隧道等。基建强国的背后离

不开孙钧的贡献。我国许许多多举世瞩目的重大工

程，如：长江三峡、南水北调、港珠澳大桥……都留下

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孙钧还与业界同行一起，深入岩土学科理论和

工程应用基础性研究，使我国这一领域的基建水平

早已跃居世界前列，如今，上千项国际技术专利也已

远远超越西方发达国家。

提倡对传统学科
进行更新和改造“要跳出自己过去熟悉的东西”

1937年，日寇侵华，11岁的孙钧和家人

及时从南京前往江北“逃难”，躲过了骇人听

闻的大屠杀。半年后，他又随家人辗转来到

了上海的法租界。全家6口在妈妈带领下，

挤居在一家商店的阁楼上，全靠借贷度日。

孙钧幼小的心灵经常饱受煎熬，他目睹过日

本鬼子、安南（今越南）大兵、印度红头“阿

三”巡捕等的凶残、欺压行径，切身感受到国

家羸弱就要饱受欺辱的惨烈事实。1945年

秋，他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今上海中学）高

中工科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著名的

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但因家境困难，

不得不辍学短暂求职一年，后又以高分被当

时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土木工程学

系录取。

在交大地下党的教导和影响下，孙钧逐

步成长为一名党外积极分子：他打头参加了

历次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学

生运动全市大游行。他还受交大学生自治

会的郑重委托，随身携带秘密文件前往杭州

浙大，带的一大包全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宣

传品。孙钧说，在爱国学生运动中，自己逐

步培养、树立了爱祖国、爱人民的革命人生

观。爱国奉献、报效祖国、荣我中华，矢志科

学救国，成为他一生为国辛劳而永不懈怠的

人生追求。

1949年5月末，上海解放。孙钧从交大

毕业，被安排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参加了三

个月的短期政治培训。当年，陈毅、胡乔木、

饶漱石等革命家们纷纷前来授课。他系统聆

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逐步树立了

对党领导革命的坚定信念。

历经苦难童年 逐步树立坚定信念1

初夏，走进虹口区一处静谧的小区内，电梯上到顶层，门开处，老院士已在门
口迎候我们。眼前是一位精神矍铄、和蔼可亲的老人。年事虽高，这位老科学家
却“童心未泯”，见面便朝一位陪同来访的女老师打趣道：“黄老师呀，多年不见了
还是老样子，好年轻哟。”坐定后，助手想收走他的手机，他却“抢”过手机，小心
地藏进自己的贴身口袋。他每日必看“新闻头条”和报纸、微信，了解天下大事，
关心国家建设，还不断用手机与同行、弟子们聊聊学术和工程。
“永不懈怠，我以科学报国的理想从未湮灭。”孙老向记者倾诉心愿，而他的

报国之志则源自青少年时期——

成
长
路

1952年秋，全国性院系调整，上海交大土

木工程系与全市相类专业都合并到同济大

学。孙钧也转到同济工作。作为一名青年教

师的孙钧，受到了后来成为同济大学校长的

李国豪先生谆谆教诲，受益终身。当时李校

长告诫说要在大学毕业后的三五年里，养成

好的自学和勤勉做研究的好习惯。又说如果

先是手懒，后来就会发展到脑子懒，不肯用心

钻研和思考问题了，那就会一事无成。李校

长的话孙钧用心听进去了，时刻警醒自己认

真勤奋做研究。

后来，即使在“下放”偏远的皖南农村时，

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在昏暗的

一盏油灯的陪伴下，已过深夜12点了，阁楼上

的孙钧仍在专心苦读一本岩土力学国外名

著，为自己日后的学术成长打下坚实基础而

默默奋斗。

上世纪60年代，孙钧作为总体设计负责

人，开始承担上海市地铁扩大试点工程；在上

海第一座地下铁道车站，他还主持了迄今国

内外最大的预应力混凝土气压沉箱的勘测、

设计和施工，并担任上海市首条黄浦江越江

隧道——打浦路隧道工程连续沉井法施工段

的技术专家。

老先生讲一件趣事：那座地铁车站的工

点位于现在衡山公园内。起初，一座封闭式

的地面建筑物在园内高高耸立，随着沉井开

挖而不断下沉，每天来公园外锻炼、闲谈的老

人们惊奇地问道：“园里的那座高楼，也不见

门窗，怎么会越造越矮了呢？”

1963年，国家科学基金首次着手遴选全

国范围内共17个大项国家重大基金项目，进

行结题评审。当年由37岁的副教授孙钧牵

头的课题“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及其工

程应用实践”经专家组审选，高居第一名。

评审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写道：“本项目成

果在理论研讨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国际

水平；更可贵的是能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于

工程实践，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这是对年轻孙钧莫大的鼓舞和鞭

策，该项目之后又获授了国家级科技进步二

等奖。

科研思考不歇 默默奋斗获得肯定2

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来了。孙钧激动地

预感到自己将有机会实现未来的理想和抱负

了。他高兴地说了一句西方谚语以勉励自己：

“Neversaytoolate＆ toooldtolearn＆

todo”（“只要肯学、肯做，永不言晚、言老”）。

当年，秦岭终南山、乌鞘岭兰武客运专线

和甘南木寨岭等众多越岭铁、公路隧道；还

有，厦门翔安、青岛胶州湾国内两座首建的海

底隧道、钱塘江江底隧道等江河海底的多条

长大隧道；上海、北京、天津、长沙、南昌、南

京、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的轨道交通，以及虎

门、江阴、润扬、苏通、泰州、阳逻、杭州湾、深

中通道等多座跨越长江和珠江的特大跨度各

类桥梁，他都积极参与、无私奉献。作为一名

“工程医生”，他为我国基建大国的工程难点

把脉问诊，一直满93岁才申请办理了离休。

记者了解到，直到2019年，他，一位93岁

高龄、早已步入耄耋余年的国际知名老工程

科学家，每年还要完成赴外地出差的任务30

余次。

孙钧是位国际知名度很高的隧道与地下

工程理论大师，学贯中西，誉满全球业界。然

而，他的研究永远不会拘于把自己锁在实验

室和计算机房里。他自己有个说法：“岩土工

程研究一定要去现场，书本知识是间接的，学

问主要在工地现场，它是一项‘隐函数’，要

依靠理论功底将其上升到更深层次高度，再

反馈到实践中去检验，而不是送国外文献，急

着发表高水平论文呀。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

这样，跋山涉水成了孙老的工作常态。

有些工地远在险峻之地，他却毫不在乎。孙

钧有他的理由：岩土这东西，不能只关在学术

殿堂里做空头学问，而是一定要在工地现场

“验明正身”；“我是一个工程医生，我的病人

就是发生了各种病害的工程现场。现场有病

害（隧道塌方、冒顶、涌水、突泥等等），我人不

去现场给工程把脉问诊，又怎能作出正确诊

断并对症开药？”

上世纪末，孙钧在去湖北恩施市现场查

看四渡河上一座特大跨谷悬索大桥隧道锚的

锚洞时，一脚高一脚低地从约近35度的陡坡

艰难地一步步到达70余米深处的地下洞底。

他花了一个多小时仔细察看岩体结构产状

后，又在别人的搀扶下从铁索阶梯一步一趋

地爬到地面。到了洞口，却喘着粗气，足足有

5分钟说不出话来。后来，孙老还满面笑容高

兴地告诉人们：“这次是真的考验我的体力极

限了！”

2002年元宵，黄河两岸彻骨严寒，室外温

度达到了摄氏零下18摄氏度。在南水北调工

程中线穿越黄河盾构隧洞的北岸深大竖井

里，孙钧手握冰凉透骨的铁扶梯，艰难下到约

50米深处的竖井井底。他要实地察看、触摸

岩土地质的实际产状，为工程难点出谋划策。

80多岁的时候，孙钧带着氧气罐前往海

拔3000米的西北，为兰武客运专线（兰州-武

威）乌鞘岭隧道施工方解难。近90岁高龄时，

他又承担了港珠澳大桥专家组专家和大桥技

术顾问的任务，频繁地往返广州、珠海和中山

市，先后40余次。在接受采访时，他自豪地

说：“现在的港珠澳大桥，一部分走海底沉管

隧道，另一部分走大桥，中间用人工岛过渡，

那是我提出的方案呀。方案获交通部首允而

顺利通过，也是一次集思广益呢。”事后证明

这个方案是完全成功的。

不惧跋山涉水 搞学术始终在一线3

离休的时候，孙钧想到了金庸先生的一句

话：做学问和当官不一样，要“慢慢地退出江

湖”。可想了想，还是不甘心啊。他说：“我想

做的事还有许多许多，也可能永远都做不完，

我又怎能就此打住？”

90多岁的孙钧向150多位青年弟子介绍了

未来工程领域发展的新态势，那就是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和网络技术，以及数

字化等在土木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营中的风险

预测预报、图像视频显示与分析、结构变形控

制和专用程序软件研发等各门类子学科的开

拓与创新。

据他介绍，通过人工智能科学可以发现工

程设计施工中的关键性标靶，设计优化、新型、

创意性也更强的土建地下结构，预控不测的投

资和施工风险，还可以有效地弥补在传统技术

研发中当前存在的投资大、效率低、周期长以

及成果转化慢等缺点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都

是土木工程领域高新技术创新研发和风险精

准防控的重要支撑与发展方向。

孙钧依旧惦记着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他说，目前自己比较关注的科研领域还有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城市的环境

土工问题和软科学在工程学科领域的进一步

实践应用等等。

年事虽高，他仍坚持上网、用电脑。他说，

自己年岁大了，在高新技术探索方面，只能“有

所为、有所不为”。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自己的

学生“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极其高兴的事。

作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他共培养

了80余位学成博士生、27位博士后，为国家建

设输送了众多栋梁之才。他说：期待同济源源

不断地培育出优秀人才，服务社会，实现济世

兴邦的理想。

想做的有许多 不甘愿“退出江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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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大学毕业照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邵晓艳 制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土行孙”奔波在现场
“闯虎穴”科研不懈怠


